
怀念胡文梅老师 

叶秋怡 66 届 

 

2000 年，胡文梅老师参加纽约地区位育校友聚会 

 

胡文梅老师是我的英语老师，从中二到中四，教了我三年英语。记得中二时胡老师开始担任

英语老师，我们就被她那生动活泼的讲解，标准的发音深深地吸引住了。英语课成了我们最喜欢

的课程之一。胡老师讲课时全力以赴，充满激情，她的声音清晰响亮，有时在一楼教室里都能听

见她在三楼讲课的声音。老师非常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 强调要能说能听。许多同学为胡老师的英

语才能着迷，学着老师昂扬顿挫的语音语调练口语，就连日常用语中也夹杂了不少英语腔调。那

时，我们每天课外花很多时间朗读英语，我妹妹听到我夜里说梦话都在背诵英语课文。 

上胡老师的课，既兴奋，又紧张，因为胡老师以严格而闻名。为了增强我们的英语听力，老

师常常在英语课结束前来个突然袭击，要求大家拿出一张纸，在五分钟之内来一小段英语听写测

验，然后收上卷子。下一堂英语课前，发还评了分的听写卷。我在英语听写测验上常常吃到‘3’

分，那个大大的红色‘3’字虽然令人难受，也激励自己今后继续努力。到了中三，在每次英语课

开始时，胡老师安排一位同学用英语讲述一小段故事，以此来训练学生的口述能力。胡老师鼓励

我们要课外阅读，建议使用正规的英汉大字典。当时，市场上唯一的由国人自编的英汉大词典就

是郑易里编写的《英华大词典》，人民币三元多一本，价格不菲，有的同学得与父母商量好久才



能买下。到中四时，全班同学基本上是人手一本《英华大词典》。胡老师指导我们善用字典，增

进阅读速度，“速度就是时间”是她的口头禅。老师还常常问卷了解同学们的课外阅读材料，根

据同学们不同的兴趣，推荐适宜的英语短文或原著。 

胡老师原先不是教英语的，1954 年，她作为一名青年教师被选中，来位育中学任教地理。

后来才转任英语老师。凭着当年在圣约翰大学时训练出来的英语基础，胡老师展示出在英语教学

上的独特才能。胡老师的英语教学引起了区教育局的重视。曾以我们中三（4）班为例，给区里英

语老师上过一堂示范课。记得那天有很多老师来听课，教室挤得满满的，连走道上都坐着旁听老

师。示范课上得很成功，同学们和老师配合得很好。下课后，同学们围着老师，兴奋地讨论刚才

的英语课，胡老师看着我们，爱抚地说：“看，你们的脸都憋红了。” 

那三年在胡老师严格训练出来的英语能力令我受益终身。中五时遇上了“育才中学”经验，

上课时老师不再讲课，以学生提问为主。十年动乱后重返学校，读大学和研究生时英语免修，不

再在教室里上英语课。后来出国留学和工作，都是靠位育中学那几年打下的英语底子。有时与负

笈海外的同学聊天，大家都深深感谢胡老师当年强化训练：“我们的英语都是胡文梅老师逼出来

的”。看到现在的一些青少年学英语，父母化了大把大把的钱上英语补习班，学了好多年，英语

还是开不了口，还在默默地学语法，静静地做生词卡，回想起当年我们轰轰烈烈地学英语的情

景，真希望现在孩子们能受到像胡老师那样的英语训练。 

1984 年胡老师移民美国，定居在纽约。已经五十五岁的老师依然积极进取，不畏工作艰

辛，跨入美国社会奋斗。她进入了纽约市教育局工作，很快能熟练地运用先进的计算机软件，一

直工作到 70 岁才退休。 

位育北美校友会于 1994 年成立时，胡老师是第一批会员，并且多次慷慨捐赠给同学会。翻

看早期的钟声年刊，几乎每一期都有胡文梅老师的报道。每次校友会在纽约聚会，胡老师都兴致

勃勃地来参加，有时下了地铁，还得走半小时才到达聚会地点。我在 2000 年得知北美位育校友

会，那年夏天兴冲冲地去参加纽约地区的聚会，最大愿望就是想遇见胡老师。那时我离开位育中

学已经 32 年了，并不奢望老师还记得我，没想到一见到老师，她马上就说出我是四班的。已经

70 岁的老师，依然神采奕奕，幽默机智。 

2002 年，在纽约地区欢迎朱家泽校长一行来美访问的聚会上，我和胡老师再次相聚。位育

师长们的来访，令人回想起位育中学在文革时期的腥风血雨。文革初期，校党支部有组织地通过

大字报公布一些教师的档案材料，挑动学生斗老师。外语教研组被冠以“高级垃圾箱“，是运动



批判的重点。胡老师被扣上‘歧视工农学生’的帽子而被批斗。看到我们敬爱的老师受凌辱，心

里很难受，那真是个不堪回首的疯狂年代。其实，胡老师的严厉，是对工作的热情，是对学生的

爱护。“爱之切，责之深”，我们班就有一位工人子女就是胡老师的得意学生。聚会上我和胡老

师聊起位育中学的文革时期，老师很坦然很宽容地对待那时期的荒唐和不公，依然流露出对位育

中学的深厚感情。胡老师的大度，令我感到自己有点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老是要提起文革时期

的位育。大概是因为我们在 1968 年离开位育，那时的位育中学的惨状，就像电影的定格景头一

样，深深地烙在我们对母校的回忆里。  

2002 年之后，不再听到胡文梅老师的行踪。向校友会召集人徐慧丽打听，才得知胡老师病

了。胡老师嘱托徐慧丽，不要把她的病情惊扰大家，她虽然不再参加校友会的活动，却依然关心

着校友会的活动和钟声年刊。 

胡文梅老师于 2011 年十月辞世，老师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很寂寞，悉心照顾她的老伴先她

而去，三个月后，胡老师也孤寂地远行了。 

谨以这篇短文告慰胡老师在天之灵：您的学生们永远怀念您！ 

 

 


